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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進社福界已超過三十年，面對這份《香港社會福利長遠規劃報告書》，真是

欲哭無淚。「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」因應特首在 2007 年連任時所作的承諾，在

同年發表的施政綱領中，提出要就香港社會福利長遠規劃展開工作。四年光陰

消逝，惟望穿秋水由該委員會發表的這份《報告書》，竟指福利政策毋需長遠

規劃，每年做些諮詢便可。簡單來說，他們的結論就是四個字：維持現狀。 

 

回歸以前，殖民政府早在 1973 年起開始制訂福利發展白皮書，作為未來十年福

利發展的藍圖。政府會就不同的服務範疇，例如老人、兒童及家庭、青少年、

殘疾人士等服務，制訂五年的程序計劃，清楚交代未來五年新增服務的質和

量，具體落實白皮書綱領，以配合人口增長、社會趨勢和新市鎮發展。有時間

表，有路線圖，有設施、人力及培訓計劃和經費的配合，政府、非政府機構、

學者、服務使用者等在制訂過程有商有量。不過當中最重要的，還是政府的承

擔。可惜回歸後，特區政府將行之有效的規劃機制棄如敝履，福利發展變得不

透明、沒方向，甚至停頓和倒退。 

 

委員會用了四年時間，進行了兩階段的諮詢，去年出了一份不知所謂的諮詢文

件，兜兜轉轉，仍認為以往的十年福利政策白皮書和五年服務程序計劃不夠彈

性，堅持像每年施政報告一樣，只「集中檢視未來一年福利服務的重點及優

次」，卻又強調服務可「跨越數載」，甚至可「持續長遠」地推行。結果是白

白浪費了四年光陰。 

 

不作規劃的代價，是服務的質和量都與現實脫節。且看老人院舍輪候期越來越

長，每年在輪候時死亡的老人便達四千多人；政府多年來對青少年的濫藥吸毒

問題視而不見，近年卻忽然全城抗毒，硬推校園驗毒，卻一個也驗不出來；精

神健康被長期忽視，終因慘劇太多，忽然要全港落實綜合服務中心；殘疾院舎

輪候期逾十年，連坐輪椅的孩子也要上街，政府便急就章式推出地區支援中

心。但以上的各種服務，根本找不到地方，亦聘請不到護士、物理、職業、言

語治療師，以及有經驗的社工等專業人員。這種幾乎適用於所有社福服務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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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，無他，只因回歸後遇上金融風暴，特區政府無視未來，即為節省開支而大

幅削減護士及治療師學額。直到社會輿論壓力太大，才不得不有所回應，但仍

主要以短期措施、一次過成立的基金或撥款應付。這些短視而無效的做法，令

無數困苦者得不到支援，社會怨氣由是形成。 

 

市民本應為政府終願再作規劃感到興奮，但目前這所謂規劃，只是在《報告

書》內覆述現況。所謂環境剖析，是大學一年級生程度的統計處資料搜集，老

生常談地敘述人口老化、貧富差距、家庭功能減弱，以及資訊科技高速發展等

現象。缺乏分析，沒有批判，更不敢觸及高地價政策、小政府大市場、不公平

的人口政策、剩餘模式福利觀及政府向大財團傾斜等結構性問題。 

 

《報告書》篇幅最長的第三章，更不忘為政府的未來承擔設限，指出「社會問

題日益複雜」，服務及「福利需求不斷增加而資源卻非無限」，因此福利發展

的「指導原則」是「探討能者共同承擔費用原則的可行性」，對現時服務需求

與供應的落差則隻字不提。至於所謂「策略方針」所提到的社會投資、官商民

多方協作、社會企業等，亦是老調重彈，不斷舉出「社區投資共享基金」、

「攜手扶弱基金」，甚至「關愛基金」等例，無非是想引證當局已實踐這些方

針。既然如此，還有改進空間嗎？ 

 

最後，《報告書》提出的規劃機制，竟是交由沒有實權諮詢架構負責，如社會

福利諮詢委員會、安老事務委員會、婦女事務委員會和康復諮詢委員會等，日

後將會成為政府的遮醜布，而原本肩負制訂政策重任的勞工福利局，則因被置

於被動位置而隱身。事實上，今次福利規劃工作全程以諮詢架構當名義領導，

問責官員一直失蹤。 

 

最近北京領導人不斷勸導特區政府需作長遠規劃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批評特區

主事公務員只懂執行，不懂規劃；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最重要的訊息就是國家十

二五規劃會為香港帶來新機遇，但《報告書》仍冥頑不靈地認定規劃只須每年

一次。有關的諮詢委員會搜集了意見後，經政策局交給特首，於每年發表施政

報告時考慮一下，就是規劃了。這麼有創意的規劃機制，相信只有最縮骨的政

府才能想到。 

 


